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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视角下传统“家族村落”的内聚意蕴

陈蜜，江牧
苏州大学，苏州 212523

摘要：传统村落是家族聚居的场所，村落的家族结构与其空间格局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通

过空间三元辩证法分析发现：传统家族村落择址中的风水观念及其空间格局中的层级秩序，分别体现了人们对天人合一和尊

卑位序理念的空间实践；传统家族村落还普遍具备以中为尊、外扩生长的空间表征，但单姓家族村落和多姓家族村落之间存在

差异化的格局模式；在微观视角下，传统家族村落内部也充满生活化的符号，它们象征了团结和睦与兴旺吉祥，共同呈现了向

心凝聚、兴旺发达的表征空间，表达着强烈的内聚意蕴。对于无形的人居场域而言，中国传统村落作为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

研究其家族构成与村落空间的关联性，能为家族村落的保护和更新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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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ve Im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Family Villag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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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places where families live together, and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mily structure

of villages and their spatial pattern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of Lev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triadic dialectic and finds that: the concept of feng shui in the site selec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villages and the hierarchical

order in their spatial pattern reflect people's spatial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order of respect and

inferiority, respectively; traditional family villages also generally have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enter as the priority and

outward growth,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patterns between single- family villages and multi- family villages. In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interior of traditional family villages is also full of living symbols, which symbolize unity and harmony and

prosperity, present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of centripetal cohesion and prosperity, and expressing a strong implication of

cohesion. For the invisible habitat field,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a community of blood and geography, can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family villages by study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family composition and

villa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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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而传统村 落作为家族聚居的场所，是血缘和地缘的共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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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发

生的媒介，还是社会关系和行为的产物[1]。简言之，社

会关系需要相应的空间关系来承载，因此，村落的家族

结构与村落的空间形态也应存在关联性，那么这种关

联又是如何表现的？“家族村落”的空间结构又隐含了

怎样的空间意蕴？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

是解码空间结构、解析空间意蕴的重要理论工具。他

认为空间并不是空洞虚无的，它蕴含着某种意义。因

此，空间并非一种独立、客观、透明的物理概念，它是有

意识的营造，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符号性。基于此，本

文借助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

空间”三位一体的框架,分析考察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家族村落”空间，梳理总结村落空间和家族社会之间

的关联性，探讨“家族村落”的空间意蕴，这对探索保护

与整合古村落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一、空间实践：天人合一，尊卑位序

所谓“空间实践”是指物质和社会空间的结合，是

社会互动过程与其创造的社会空间的物质结果[2]。传

统家族村落以血缘为纽带，受到宗法制度的约束，其村

落空间形态和宗族文化的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择址

定向作为家族聚居的首要环节，离不开传统的风水理

念。山环水抱、层层嵌套的理想风水模式，在形制和心

理上都形成了防护周全的空间结构，能满足家族群体

对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3]。而且，村落的“风水”质量

对家族的生存发展与祸福灾病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例

如刘氏族规中记载，东山客家认为“培植风水，保固蒸

尝”家族延绵不衰的关键所在，他们通过家族组织有效

管理并保护“风水”，逐渐强化了家族改造自然的整体

力量，并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和风水观的集体记忆[4]。

由此可见，家族村落中“风水”的空间实践，还将自然空

间和社会空间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村落空间

与家族社会的共同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风水实

践的指导思想，在此理念中，人、建筑和环境是一个有

机整体，人的生老病死和兴旺发达都能在自然界中找

到相应的关系。而家族村落参照风水模式进行择址、

保护风水以保障家族发展，本质是对“天人合一”观念

的一种空间实践。

除此之外，家族村落的选址、中心、边界、座向、形

制等还体现了严格的位序观。基于宗法制度的传统位

序观，使家族村落的空间布局具备清晰的层级关系。

例如村落各级祠堂“宗祠—支祠—家祠”就是这种尊卑

位序的标志性特征。宗祠作为家族精神的象征，大多

位于家族村落的中心，各支祠皆朝向宗祠，每户又以各

支祠为中心布局。因此，大多家族村落中都存在“族—

房—户—家”的家族结构，并通过“家族格局—房族片

区—院落—住宅”的空间层次外化呈现（见表 1，见

图 1）。因此，家族村落的内部社会结构和外部空间层

次存在鲜明的同构关系。除此之外，这种层级关系在

房族内部也表现得极致，房族内部的辈分等级决定了

其空间序列，并普遍遵循：以北屋为尊，东西厢次之，以

倒座为宾，以杂物为辅的尊卑位序[5]。总而言之，家族

村落的空间建构体现了对尊卑位序观的空间实践。

二、空间表征：以中为尊，外扩生长

“空间表征”即构想的空间，是指文化主体赋予外

界的自然景观和物理空间以地方文化式的想象、加工

与创造，并通过物理形态展现意识形态[6]。传统村落

作为聚族而居的场所，它的邻里环境是基于血缘宗族

关系而展开的，村内的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和群体关系

支撑了家族村落环境的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具备不

同的意识形态，它们在空间形态上的物化形式也不相

图1 家族村落的空间层级关系

表1 家族村落的空间层级关系

家族结构

组织层级

空间层次

族

族长

家族格局

房

房长-支长

房族片区

户

户长

院落

家

家长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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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类学家芮马丁将中国传统宗族村落主要分为

“单姓村”和“多宗族村落”，下文就基于该分类方式分

别对单姓家族和多姓家族村落的空间表征进行分析。

（一）单姓家族村落

1. 中心边缘型格局——以差序原则为基础

单姓家族村落的社会关系较简单，其中的血缘关

系具有清晰的源头和线性拓展方向。安徽宏村和山西

湘峪村则是单姓家族村落的典型例子。安徽宏村是汪

氏单姓家族村落，此村背山面水的地理位置优越，按照

牛外形对村落进行布局。村内的月沼和星门总祠所构

成的公共空间，成为整个村落的中心，房族以此中心向

四周布局，且民居建筑皆朝向对应的支祠。而在明代

末年定形的山西湘峪村，为抵御明末战患，该村以孙氏

府邸宫宅为中心，在村落外沿修筑城墙，以强化村落的

防卫边界。由此可见，以宏村和湘峪村为代表的南北方

单姓家族村落，它们的布局都存在中心边缘结构特征。

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

中心、按亲疏远近的原则构建的社会关系。将此社会

关系投影到村落空间上，如同水波纹，呈现一种由中心

向四周拓展的圈层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

系的基本特征。这种内在的家族亲疏关系，由四周向

中心内聚，可进一步推断出，家族关系的内聚力愈强，

家族村落向外拓展的生长力就愈加强盛，具有明显的

中心感和拓展性。然而家族关系的“无限生长”，终将

受制于村落有限的自然条件和家族势力，村落作为家

族关系生长的有限土地，历经早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

营造，村落的安全防御界限愈加明显。总而言之，单姓

家族村落除了具备家族性的中心圈层结构，还具有村

落自身鲜明的边缘性结构。

2. 严整型格局——以宗族制度为形式

中国南方平原地带的村落，普遍呈现出严整的空

间格局、鳞次栉比的民居布局形态。例如闽粤地区的

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单姓家族村落：金门琼林的蔡氏村

落（见图 2）和厦门新店蔡厝蔡氏村落，两大村落皆以

宗祠为中心，其房族区块沿四周分布，体现了典型的中

心边缘结构，布局规整且井然有序。这种规整的空间

格局，不仅利于形成完备的防御系统，还具有良好的通

风、调节气候的作用，能帮助村落更好地适应南方炎热

潮湿的环境。

除了地理环境因素，这种严整型格局还受到家族

礼教、宅基地的分配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在

单姓家族村落格局中的体现更为明显。例如澎湖通梁

林氏村落，基于单姓家族稳定的沿袭繁衍意识，对家产

主要奉行平均分配的原则，为了子孙后代有较好的居

住保障，家族成员会在自宅旁预留土地，并用石头将土

地分割为多个可建房的地块，如同预设了家族村落格

局发展的严整型框架，而这与严格且持续的宗族制度

息息相关。再如受朱熹《家礼》影响最早且最深刻的闽

南地区，就曾在福建出现以《家礼》祠堂之制建立的合

族祠堂，也是宋代以后较早的宗祠新形态。由此可见，

严整有序的家族村落实则是家族严格礼教的一种外

化，并通过一些“风水禁忌”进一步加强“空间法则”的

约束。

因此，严整型村落格局形态不仅是对自然适应的

结果，它们整齐有序格局形态也折射了内部严格的宗

族制度，是家族礼教的一种外化。只有当宗族制度具

备高度支配性时，才能对村落空间格局起到较强的规

划作用，故笔者认为“家族村落”是宗族制度“生产”出

的村落，它们布局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同时受制于自然

图2 金门琼林蔡氏村落卫星图（左）、公祠点位和各甲关系图（右）[7]

（金门琼林蔡氏村落卫星图来源于：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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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征和家族社会关系。然而，除了受宗法制度严

格支配下的严整型村落格局，也存在一些格局相对自

由的单姓家族村落。我们其实可以推断，自由生长的

格局仍是宗法制度力量的一种体现，只不过开始出现

了更多与之抗衡和协同的因素。

3. 自组织格局——以宗族制度为内容

在山地丘陵地区分布的村落布局相较于平原地区

显得更加自由。同样受限于早期自然选择的地理环

境，在山地丘陵地带发展的单姓家族村落规模普遍较

小，但由于家族关系存在持续拓展的必然性，加之血缘

关系中深刻的维系意识，这些家族村落选择因形就势、

自由分布，呈现出了多层次的团块状结构，具有“藕断

丝连”般的维系感，但依旧能找到该村的“生长中心”，

即中心边缘结构的存在。

以福州盖山镇的义序黄氏家族村落为例（见图3），

据资料记载，该家族村落的黄氏先祖于唐末干宁年间

入闽，期间历经两次主要的迁移。由于人口呈指数增

长，该村内腹地的居住人口已接近饱和。基于地缘关

系，后来该村落的居住地跨越了河道并拓展到外山，逐

渐呈现出十五个房族的村落布局[8]。然而，该家族村

落格局看似自由离散，实则依旧以黄氏宗祠为中心进

行非均质地扩展，是极具韧性的空间格局。由此可见，

宗族制度下强化的家族意识，是家族村落面对冲突的

“定心丸”，是自组织村落格局“藕断丝连”的主要原

因。因此，即便历经民国时期政治变革的冲击，该村仍

然保持着乡绅自治的局面，在“祠堂会”的主持下延续

各种传统祭祀、族内教化、交涉调停等活动，以维系其

族群和协调与外界的秩序，可见宗族势力依旧强盛。

由此可见，在多种不利因素交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家族村落，它们内在的血缘关系反而更为深刻且坚韧，

并能在自由式生长的村落格局中得到验证。

自组织生长的家族村落，在遵循自然条件的前提

下，内部各族在宗族制度的约束中互相竞争与协同，以

住宅为细胞单元生长繁衍。这种格局内部存在“自生

自发的秩序”，历经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与协调，逐渐

呈现从简单粗放到复杂精致的村落形态[9]。这种自组

织方式，基于对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包含了村民的价

值取向，也有社会关系和结构的重构，还有文化制度等

力量的制约[10]。因此，相较于严整型家族村落格局，自

组织格局的家族村落发展以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为内

容，即生产活动、规范秩序等社会因素的共享与互动，

而非宗族制度形式本身的外化，虽然在村落格局上的

表现不同，但两者同样都是宗族制度支配能力的体现。

（二）多姓家族村落

1. 多中心团块格局——家族边界的融合

人类学家芮马丁曾指出，多姓宗族村落并非多个

姓氏居民的集合，而应是多个具有宗族辨识度的族群

构成，即每个姓氏都需要具备鲜明的宗族特征和完善

的家族社会结构。而多姓家族村落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是在合作前提下进行和平竞争的多姓家族村落，另

一类则是强弱族之间激烈竞争的多姓家族村落，实则

体现了不同力量的族群在村落中不同的共生状态[11]。

例如浙江宁波东钱湖的殷湾村（见图 4），此村包

含以郑氏为代表的四个家族，并以各自家族的宗祠为

中心，形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块，但每个家族相互接壤

的区域相互渗透且难定归属，主要是以自然空间为主

的缓冲地带。由于多姓家族村落内的社会关系较为复

杂，家族之间的竞争与村落的稳定息息相关。因此，为

了维护村落的持久稳定，多姓家族之间会通过通婚、政

治结盟、共同信仰等方式进行联系，例如在螺洲的多姓

家族村落中，儒家伦理就成为了维系多个家族的共同

信仰，因此村落除了将祠堂作为祭祀空间，还将文庙作

为教化空间、将寺庙作为精神空间，最终形成以血缘关

图3 福州盖山镇义序黄氏家族村落卫星图（左）、村落演进示意图（右）[9]

（福州盖山镇义序黄氏家族村落卫星图来源于：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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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纽带的多中心格局。

家族间的竞争是此类村落格局形成的前提，而家

族间的协作则利于提升村落的整体实力。而多个不同

的族群的竞争与协作，在村落格局中表现为多个中心

边缘结构的融合，即组合式团块的空间格局，然而每个

家族空间的边界相对模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家

族村落格局。

2. 碎片化拼贴格局——以业缘关系为主导

对于单姓家族和多姓家族村落而言，血缘关系是

村落延续的核心因素。而这正是杂姓村落与多姓家族

村落的关键性差异，杂姓村落并不以血缘为主导进行

维系和发展，而是以地缘与业缘结合的社会关系为主

导，即横向的行业秩序，而非纵向的宗族秩序。例如宁

波的韩岭村（见图5），就属于典型的杂姓村落，是东钱

湖区域重要的商业市镇，曾包含药店、照相馆、酒坊、卷

烟厂等多种商业业态，村中的院落前后左右相邻，其格

局虽然相对整齐有序，但对应的家庭姓氏却相互杂糅，

没有明确的家族边界感和拓展中心。

由此可见，杂姓村落的空间呈现以院落民居为最

小单元的碎片拼贴式格局，而非多姓家族村落中以完

整家族空间为单位的团块组合式格局，前者的居民以

商人或手工业者为主，尤其重视村内的交通条件，内部

人口流动性较强；而后者则以家族空间为单位，进行相

对独立且集中的生产与发展。总而言之，杂姓村落主

要基于地缘和业缘发展形成，此类村落空间呈现碎片

化的拼贴式格局，无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因此，对于

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理应横纵向结合，不能仅限于村

落布局的形态，还需对应其家族关系和历史环境，才能

对村落性质进行更准确的判定。不同类型家族村落的

空间对比，见表2。

三、表征空间：向心凝聚，兴旺境域

“表征空间”指表征性的空间，是充满着象征的符

号化空间。它强调了空间实践过程中物质与精神、感

图4 宁波东钱湖殷湾村卫星图（左）、祠堂与家院分布示意图（右）[12]

（宁波东钱湖殷湾村卫星图来源于：百度地图）

图5 宁波东钱湖韩岭村卫星图（左）、房族分片聚居示意图（右）[13]

（宁波东钱湖韩岭村卫星图来源于：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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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想象的统一，从而构成兼具生活与体验性的空

间。这在家族村落中，具体表现为祭祀仪式、祠堂、风

水林、风水塔、风水池等符号，以表征维护家族秩序的

意向。

（一）祭祀仪式与祠堂

如何让家族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自然是促

使他们聚族而居的信仰——祖先崇拜。“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矣”，人们相信祖先离世后灵魂仍在，通过祭祀

可得到佑护。在传统村落中，各宗族将各房各支凝结

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在遵循长尊幼卑的道德准则基础

上，举行周期性的祭祖仪式，强化荣辱与共的家族精

神，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家族村落。因此，祭祀仪式不

但安抚了人们的心灵，还维系了家族社会的有序运转、

维护了中国族群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敬祖信仰也逐渐

渗透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村内立宗庙、建

祠堂，用一套严格的仪式来缅怀和纪念先祖。祠堂如

同“极域”，吸引民众每逢婚丧嫁娶、祭祖祀宗等都在此

举行，通过祭祀仪式汇聚拥有共同祖先的族人，表现了

血缘关系的维系力量。因此，祭礼传统成为家族村落

形成与发展的轴心，而宗庙祠堂成为家族汇聚的精神

核心，成为家族村落文化景观的地标。它们不仅维系

了家族群体的共同利益，还培养了各族各房之间团结

和睦的情感与品质。

（二）风水林、风水池、风水塔

从风水意义上而言，屋宅属阳，植物属阴，两者相

互调和、达成平衡，更有利于民众的生存与健康。因

此，不少家族村落的选址都在密林附近，令树林成为村

落的屏障，即风水林，这也是不少华南村落的特色。风

水林除了作为村落天然的屏障，还被村民认作祖先灵

魂栖居的场所，象征着平安、长寿、聚财、升官和人丁兴

旺。因此，风水林往往受到村民的绝对保护，不得砍伐

和破坏，否则将受到族人的严厉惩罚。除此之外，具有

象征“生气”与兴旺意义的还有风水池。风水池大多位

于屋宅前，象征明堂聚水，财运平稳。除了风水林和风

表2 不同类型家族村落的空间对比

家族村落

单姓村

多姓村

格局类型

中心边缘型

严整型格局

自组织格局

多中心团块

格局

碎片化拼贴

格局

村庄举证

安徽宏村、山西湘峪村等

金门琼林的蔡氏村落、厦

门新店蔡厝蔡氏村落等

福州建德县新叶村、福州

盖山镇义序黄村等

宁波东钱湖的殷湾村、螺

洲的多姓家族村落等

宁波的韩岭村等

空间秩序

以纵向的宗

族秩序为主

宗族秩序和

并列房族横

纵交错

以横向并列的

房族院落为主

主导社会关系

血缘关系

血缘和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

空间形态

向心内聚

边界模糊

多中心分区

聚居

外向开放

散点分局

边界分明

模型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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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风水塔对于家族村落也具备聚气、祥瑞象征意

蕴。常见的“风水塔”有水口塔和文笔塔。水口塔是村

落家族领域性标志，而文笔塔象征文运宏开，希望族人

子弟能顺利入仕，显祖荣宗。

除了寓意兴旺吉祥，风水林、风水池、风水塔等还

具备强化“界域”的作用。郭璞《葬经》曰：“气乘风则

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

风水。”风水观念体现了以“界”聚“气”。因此，当家族

村落的自然基地并不满足山水围合的条件，村民就在

顺应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人工砌山挖池、植树引渠、调

整水口以强化村落的“界域”，加强了居民对家族村落

的领域感与认同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宗族文化结

合“祈福免灾”的风水观念更能营造出一种极具生活性

的“情景交融”的家族村落空间形态，是村落具备生气

和活力的关键[14]。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向心凝聚的兴

旺境域，是村落民众日用而不知的表征空间。

四、结语

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传统家族村落择址中的

风水观念及其空间格局中的层级秩序，分别体现了人

们对天人合一和尊卑位序理念的空间实践。然而，自

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性和家族结构的同构性，促成了家

族村落空间表征的丰富性和差异化：单姓家族村落的

中心边缘型格局、严整型格局、自组织格局，以及多姓

家族村落的多中心团块格局和碎片化拼贴格局；微观

视角下，村落内部也充满着具备生活气息的家族符

号，如祠堂、祭祀、风水林、风水塔、风水池等，它们寓

意团结和睦与兴旺吉祥，强化了居民对村落的领域感

和认同感。总而言之，宗族制度和风水观念实现了家

族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它们是村落发展的内在动力和

活力之源。在不可控的自然因素和必然的社会因素

交织的环境中，宗族制度更能帮助村落探寻其中动态

平衡的秩序感，而风水观念中“祈福免灾”和“情景交

融”的生活气息，则进一步续航了家族村落的生命力，

它们共同表征了家族村落内聚、兴旺的意蕴。因此，

保护与整合中国传统村落，应横纵向结合准确判定家

族村落的性质，应以宗族制度为核心分析家族构成与

村落空间的关系，才能为家族村落的保护和更新提供

更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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